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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雀鷹在飛越過科黎山脈的鮮紅色山峰上空時，發出了刺耳的叫聲。柔軟的羽毛和鋒利的翅膀

划過了雲海，在灰白色的畫布上添加一筆自信的筆劃。在雲的下方，互相混雜、交織在一起的棕

色和綠色條紋，讓稻田與村莊融為一體，直到變成了後方科黎山修道院那引人注目的鮮豔紅色和

橙色。尖銳的寶塔在高大的石塔上直指天際，自原本就高聳的山頂延伸而上。 
 

 
 
這隻鷹飛過修道院的場地上方，在避掉一頭正在飛升而上的守護龍的同時，再次發出不滿的尖叫

聲。跟隨著它繼續的飛行，其下方廣闊的人類建築逐漸被遠處火山口的自然形成的地貌所取代。

岩漿冷卻後所形成的銳利黑曜石在火山口湖的清澈藍色水面上呈現出壯麗的弧線，波光粼粼的

倒影在午後的陽光下翩翩起舞著。 
 
突然間，雀鷹發出了一聲尖鳴聲，隨即俯衝了下來，爪子和眼睛緊盯著獵物。而在它俯衝向下的

期間，差一點就撞上了在其中一個黑曜石平台上以蓮花座姿盤膝而坐的人類。他正在靜靜地冥想

著，他的呼吸是如此地平穩，以至於連飛鷹都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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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隻鷹發出的尖叫聲，那人毫無反應。他對下方水花飛濺的聲音、魚鱗紐動的聲音、以及生

命瀕死前最後的喘息掙扎到最終結束都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反應。阿山不為周遭的一切所影響，呼

吸保持在穩定的頻率，隨著他進一步將注意力向內集中到內心裏，周遭的聲音逐漸消散至無聲。 
 
吸氣流入體內。 
 
阿山的眼瞼隨著他胸膛的膨脹而開始顫動著，長袍的粗糙布料輕輕地摩擦著他的皮膚。一滴汗水

流過他剃光了的頭頂，穿過了額頭，在漫長的旅程後最後停留在他的眼角邊。然而，阿山無視了

這一切。 
 
空氣在肺部中運轉。法力穿過第二道法門。 
 
阿山以流暢的動作從冥想姿勢中，模仿著龍優雅的姿態舒展開身姿。當他站立起身時，他身體的

中心平穩地流轉移動著，穩定的節奏顯飾著已練習過無數次。 
 
四肢如利爪般撕裂空氣。 
 
阿山將雙手繃緊成龍爪狀，移動的動作現在透過他伸展的雙臂轉換成慵懶的弧線，每個步驟的身

體形態早已深深地嵌在他的肌肉記憶之中。 
 
釋放自我。呼出氣息，召喚火焰！ 
 
阿山猛的睜大眼睛，大聲喊出一聲「喝！」，他的手臂猛力向前伸出，緊繃的龍爪手撕破了空氣。 
 
他身體的動作及形態堪稱完美。 
 
但沒有火焰出現。 
 
阿山沮喪地哼了一聲，繼續回到了打坐冥想的姿勢。他可以感覺到法力像蒸發的汗水一般從他的

皮膚上消散而去，甚至連這種武術形態應該能引發出的神秘火焰的一星點「火花」都沒有。 
 
再來一次。 
 
阿山開始用鼻子吸氣。 
 
吸氣流入體內。 
 
他努力集中注意力，清空心中的雜念。 
 
但在他的腦海裡，他卻看到了她的臉。 
 
空氣在肺部中運轉。 
 



那個鐵木爾氏族戰士的愚蠢笑容，她的存在自身對她所來拜訪的潔斯凱修道院就是一種侮辱。 
 
法力穿過第二道法門。 
 
她向修道院發出挑戰時所說的話在阿山的記憶中迴盪著。「派出你們最有前途的弟子來，」她說

道。 
 
四肢如—— 
 
他因為被長老為此選中而感到自豪，他渴望能教導這傲慢的流浪者何為謙卑。 
 
利爪般撕裂空氣， 
 
整個修道院的所有人都在觀看著，庭院裏期盼的氛圍簡直在空氣中劈啪作響。當他在場地裏與戰

士對峙時，同門弟子對他的尊重、科黎山修道院的榮譽都被放到了勝負的天秤上。 
 
釋放自我。呼出氣息， 
 
戰鬥，一擊結束！ 
 
……但卻並非是以想像中的方式結束的。 
 
召喚火焰！ 
 
阿山仰躺著，茫然地望著藍天，想了解為何雲朵能翻騰成如此多種令人眼花撩亂的圖案。 
 
召喚——火焰！ 
 
現場一片寂靜，只有迴盪在耳朵裏的嗡嗡聲。 
 
他被打敗了。 
 
他就只是個失敗者。 
 
 召喚......火焰...... 
 
鮮明無比的記憶與眼前的現實重疊在一起，由於過於急切的爪擊姿勢使阿山失去了平衡。他發現

自己正無助地揮舞著雙手，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自己可以恢復平衡......但他腳趾上的重心卻又

稍微地傾斜多了一點點。然後他就這麼身形一斜，跌落入下面藍色的湖水之中，以腹部著地，濺

起了不小的水花。 
 
阿山在冰冷的藍色湖水中，艱難地用四肢不體面地劃動著，在浮出水面後，他大口大口地喘著

氣。 
 



「不錯的姿勢啊，阿山。」 
 
阿山轉過頭時，臉上湧起一絲尷尬神情。但當他看到岸邊那張迎接他的笑臉時​​，他感到如釋重

負。 
 
「魯！」阿山雙腿用力一踢，前空翻躍出水面，然後用雙腳停在水面上，他的布鞋保持著平衡在水

面上滑動著。阿山熟練地將法力輕易地引導到他的雙腳上，在湖面上輕盈的彈跳了幾次，然後跳

過去抱住他的犬人朋友。 
 
魯大笑著把阿山推開。「雲步術由你來施展看起來仍然還是那麼的簡單啊？」 
 
阿山搖了搖頭。「看看村裡跑得最快的孩子說的什麼話。你的速度讓我的雲步術看起來像是綁了

鉛球一樣。」 
 
魯聳聳肩，一臉和善。「這段記憶顯然被懷念和謙卑感所扭曲了。畢竟，我們之中只有一個人現在

是尊貴的科黎山修道院僧侶。」 
 
阿山呻吟道。「我現在不想要談論這個。」 
 
「談論什麼？」 
 
「沒錯。」阿山環顧四周，想要轉移話題。「是什麼風把你帶到湖邊來的？」 
 
「家裡的牛需要喝點水。」魯平靜地如實回答道。 
 
「拍拍需要喝水。」阿山向河岸遠處望去，那裡確實有一頭牛。 
 
「拍拍去年冬天就過世了。那是乖乖。」 
 
阿山停頓了一下。「對不起。」 
 
「在修道院待了幾年，他就忘記了農場生活是怎樣的了，」魯開玩笑說道。「季節流逝，動物生死

——這只是自然的規律。」 
 
阿山翻了個白眼，開始擰乾濕透的長袍袖子。「不過跟據我對你的了解，魯，你八成哭了三個晚

上。」 
 
「哦，是的，理所當然了，」魯回答道。「拍拍對我來說就如同整個世界一樣重要。」 
 
阿山搖了搖頭。「你明知道離村莊較近的地方就有更容易供牛飲水的地方。而且路也不那麼的危

險。」 
 
魯聳了聳肩。「是的，」他回答道，「我想好像是有的。」 
 



兩人靜靜地站了一會兒，凝視著湖面，附近傳來的響亮的舔水聲打斷了他們的思緒。 
 
「最近好不好？村子裡的情況怎麼樣？」阿山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顯得漫不經心地。 
 
「相當好，」魯回答道，一隻爪子搔著尖耳後面。「你的父母託我向你問好。他們告訴我如果碰到你

，要告訴你，他們為你感到非常驕傲。」 
 
「我希望他們別這麼做，」阿山抱怨道。「我現在真的不需要更多的壓力了。」「哦，不，我有這麼支

持我的父母，我的生活真是太艱難了。」魯調侃道。當他看到朋友臉上憂鬱深沉的表情時，他開玩

笑的語氣頓時凝固了。「嘿。發生了什麼事嗎？」 
 
阿山轉身，開始朝他之前用來冥想的位置走去。「沒有什麼事。」 
 
「你的眉頭上佈滿了憂慮的烏雲，我的朋友。」魯在他身後喊道。「甚至連湖水的氣味也無法掩蓋住

飄盪在空氣中的低沉氣息。」 
 
「平時遲鈍的狗鼻子倒是很靈敏啊，」阿山抱怨道。 
 
魯反駁道，「渾身濕成落湯雞的和尚還挺伶牙俐齒的嘛。」 
 
阿山怒視著他的朋友，魯也交叉著雙臂，反瞪了回去。 
 
慢慢地，阿山臉上的怒容變成了奸詐頑皮的笑容。「哦，你以為只因為你身上是乾的就比我更好了

是嗎？」 
 
魯的回答就是往阿山的臉上潑了一臉的水。 
 
阿山轉身慌亂地追了上去，但魯充分利用了他的先發優勢，雙腳像一隻翩翩起舞的蜻蜓一樣落在

湖面上，隨著他在水面上跳躍的每一步，都留下一圈圈完美的圓形漣漪。儘管阿山盡了最大的努

力，他還是無法抓住他的朋友，也沒有辦法用水潑到他。每當他靠近時，犬人總是有會辦法衝刺

躲開，然後用優美的水柱反擊，並且都總是能擊中目標。 
 
「你作弊！」當阿山再次被水濺到時，他大聲的笑了出來。 
 
「不，我只是贏了而已，」魯躲到了一塊黑曜石後面喊道。 
 
當阿山的目光順著黑曜石的壁面看上去時，一個想法浮現在他腦海中。他把手伸入水中，擴散出

魔法力，使手心周圍產生一股氣流旋渦。加速的風流將水推向他，形成一股旋轉的氣旋。阿山快

速地攀爬到頭頂上方的岩石上，身後跟著一陣洶湧的水流。從上方看下去，他看見魯站在水面上

，小心翼翼地把頭探出下方柱子的邊緣查看周圍，絲毫沒有察覺到他的意圖。 
 



 
 
阿山輕哼了一聲，將那股騰空的水流拉到身前，盤旋著的空氣拖動一整股的水流傾瀉向魯的身影

上。「抓到你了！」隨著大水傾瀉而下，阿山興奮地喊道。 
 
隨著一聲驚訝的尖叫聲，以及一陣水的撞擊聲。阿山咧嘴一笑，為自己的勝利感到高興。 
 
但他臉上的笑容隨著漸漸平靜下來的水面中沒有出現魯的蹤跡時，也慢慢地消失了。 
 
阿山跌跌撞撞地從岩石平台上衝了下去，鵝卵石和石塊也跟著在他身邊滾落。「魯？魯！」可仍然

是什麼動靜都沒有，也沒有回應，只有波浪拍打著黑曜石湖岸的聲音。阿山來到了湖岸邊，目光

首先掃視著水底下的深處，然後環顧周遭，擔憂感油然而生，但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魯——」阿山剛朝湖面上走出幾步，一雙手就從湖面底下冒出來，抓住了阿山的腳踝，把他給拉

了下去。當阿山在這一天第二次又落下水裏時，他發出了一聲不體面的尖叫聲。在當他發現那是

魯所造成時，他從驚訝變成了惱怒，然後又變成了滑稽有趣，因為魯的深灰色毛髮在水裏面像個

毛球般蓬鬆地飄散開來，鼻子裡因為止不住地笑意正不停地漏出一串串的小氣泡。 
 
兩人朝湖面遊了上去，一前一後地浮現出水面。在兩人遊回岸邊的其間，水花聲和喊叫聲在黑曜

石岩石上迴盪。魯爬上一塊平坦的石頭，阿山緊跟在後，兩人仰躺下望著上方蔚藍的天空，試著

回復呼吸的速度。 



 
在一旁，乖乖毫無表情的用訴說著「無聊」兩字的眼神看著他們。 
 
「你變得更快了，」阿山說道。 
 
「你確定你剛才沒有故意放慢速度嗎？」魯反問道。 
 
「……不，」阿山坐起來回答道。 
 
魯等了一會兒，輕輕地喘著氣，而阿山則凝視著深處的湖心。「那麼，」在又經過片刻的沉默之後，

魯首先開口說道，「你想談談是什麼讓你情緒如此低落嗎？或者你還想用更多隱晦的自嘲來迴避

這個話題？」 
 
「我搞砸了，」阿山脫口而出。 
 
「怎麼說？」 
 
「我讓整個修道院失望了，我讓同門弟子蒙羞，還讓潔斯凱名聲掃地。」 
 
魯搖了搖頭。「這……聽起來像是個很有深度的故事。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山的故事從他自己的口中緩緩流出，語氣混雜著溢於言表的沮喪和憤怒。講述了那位路過科黎

山修道院的鐵木爾流浪者的故事，關於他被選出代表同梯弟子出任比賽的機會，關於那場充滿了

恥辱的戰敗。魯只是靜靜地聽著，直到他的朋友說到精疲力竭為止。他嘆了一口氣，站起來伸了

個懶腰，然後抖掉了那些仍沾在身上的水滴。 
 
「在我看來，你並沒有讓整個修道院失望，」魯最後說道。 
 
「你沒在聽嗎——」 
 
「並且你沒有給你的同門弟子帶來了羞辱，」魯繼續說道。阿山才剛要再次開口抗議，但魯舉起了

一隻手。「雖然聽起來你確實是在同門弟子面前丟臉了。但道並不只光是打鬥比武而已。」 
 
阿山嘲笑道。「當然，當然。但是當道引領你與敵對氏族進行武術比試時，很難去斷定說這僅僅是

一場武術的較量。」 
 
「但這是要對上一位鐵木爾戰士。你說是一個流浪者，對吧？而且她是要求與修道院的弟子切

磋？」魯聳了聳肩。「聽起來相對於比試的勝敗，她對武術風格的交流更感興趣。」 
 
阿山沮喪地搖了搖頭。「那是你沒親耳聽到她開口是怎麼說的。她問的方式明顯不是為了交換技

術，而是自信地覺得自己更高人一等。」 
 
魯把頭歪向了一旁。「比賽開始前你不也覺得自己是更勝一籌的嗎？對一位戰士來說，有著無比

的自信心是必要的，不是嗎？」 



 
阿山站了起來，開始踱步。在他的身後，乖乖的目光一直跟隨著他移動。「你曲解了我的意思。」 
 
「我只是在反饋我所聽到的內容而已。」 
 
「對於一個不敢加入修道院的農場孩子來說，你的行為顯然是非常地明智。」這些話從阿山的嘴裡

嘶啞地說出來的，魯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啊，我們又再次地回到這個話題上。」 
 
阿山搖了搖頭，臉上露出一絲怒容。「世界已經改變了。魯，我們見證了龍王時代的終結。當科黎

山的長老們邀請我們二人去修道院學習時，那是命運在召喚我們二人。去加入一座提倡自由教導

的修道院，不用再受困於歐祝泰傳統的束縛！但你拒絕了。」 
 
一聲低沉且沮喪的咆哮，彷彿是從魯的胸口傳出的一般。「你把機會和命運混為一談了，阿山。」

他朝山上修道院的方向揮了揮手。「對你來說，加入修道院是正確的選擇。但對我來說，留在村子

里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正確的選擇。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前方的道路，你的道是當僧侶和戰

士，而我的道則是當個農民。」 
 
「你太強大了，不要把你的技術能力都浪費在農耕上面！」阿山大喊道。「潔斯凱需要你！你的雲

步術比和我一起訓練過的任何弟子都還要快。」 
 
「這是我們在農場種植水稻時磨練出來的技巧。」魯回答道。「而且也很好地達成了這個目的。你真

的覺得你父母的生活是毫無意義的嗎？你認為修道院吃的食物是誰種的？」魯一拳捶在自己的胸

口上。「我也在為潔斯凱服務，阿山。」他的拳頭放鬆開來，變成了張開的爪子。「我對我們的分道

揚鑣同樣感到惋惜，但我相信我們已經各自走在我們應該走的道上。」 
 
阿山變得結結巴巴，他接下來本來要說的話被打亂了。「你、我——這不是問題的重點。」 
 
魯嘆了一口氣。「是的，這當然不是。」 
 
阿山用力踢向一塊鵝卵石。兩人一起看著它彈跳著躍過湖面。「長老們選中我為技術最好的弟子，

但我卻讓他們所有人都失望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學會了最後的這個武式，我就能再次證明

自己的價值。」阿山迅速的在各個姿勢中隨意地擺動手臂。「釋放自我。呼出氣息。召喚火焰——
只是我仍無法召喚出哪怕是一丁點的火花。」 
 
他盤坐著，雙手覆蓋在垂下的臉上。「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愚蠢，但我必須要取回我的榮譽。我必須

學會這最後一個武式，然後我必須向那位來自鐵木爾的對手再次發起挑戰，我必須要贏。」 
 
魯坐在阿山身邊，將肩膀靠在僧侶的肩膀上，安慰著他。他開口說道。「如果那個武式的其中一個

步驟是釋放自我，那麼你說了很多與那個要求互相矛盾的‘我必須要這樣做’。」 
 
阿山張開了嘴想回答，卻發現自己想不出什麼好的反駁。 
 



「你也提到了你的榮譽，但光是一場比試的敗負並不會損害到你的榮譽或別人對你的尊重，」魯 繼
續說道。「道的教義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失敗，但仍無損其光榮。你的導師或長老們有曾表示過他

們因你的表現而感到羞辱嗎？還是這只是你一直以來都在作的事情，一廂情願的以別人預期之

上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那不是——我沒有——」阿山再次結結巴巴地說道。 
 
魯咧嘴一笑，輕輕給了阿山一記頭槌。「啊。看來你的確是這麼做了。」 
 
阿山嘆了口氣，把頭靠在魯的肩上。「我一直都很想念你，魯。」 
 
他原本以為魯會退開，但是他卻沒有。有一小會兒，阿山只是專注在聆聽著朋友的呼吸起伏，午

後的陽光慢慢地曬乾了他們衣服上最後的濕氣。 
 
最後，魯站了起來，轉向阿山，舉起雙手擺出練武時的起手姿勢。「好吧，」他說道。 
 
阿山眨了眨眼。「好吧什麼？」 
 
「展示那個武式給我看。」魯示意地向阿山招了招手。「你在掉進水裏之前一直搞砸的那個。放下你

的自我和你的職責，換你來教我吧。」 
 
阿山臉上露出笑容，他向前走了幾步，手腕與魯的手腕相碰，準備開始練習。 
 

 
艾文悠閒地沿著山道緩緩向下走去，步伐如同現在的心情一樣輕盈。她這次旅行的成果頗豐，過

去這幾天接待她的潔斯凱僧侶們讓她受益匪淺。儘管氏族裡的許多人都警告過她，有些潔斯凱人

會表現出冷漠、孤傲的態度，但她發現，她所遇到的大多數潔斯凱長老都很謙遜、隨和。團結起所

有氏族的想法曾經感覺不過是一個天真的笑話，但現在看來……好吧，即使眼下看來仍是不太可

能的，但至少還是有希望的。這一個月亮週期過得十分的充實。 
 
艾文的心情因為眼前突然的發現變得更加愉快了，路邊的一棵果樹吸引了她的注意。已經完全成

熟的美味柿子懸掛在樹枝上，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下。她從樹枝上摘下一個，大口咬下，一陣甜味

在她的舌頭上跳動著，汁液從她的嘴角滿溢出來。 
 
「停下來，戰士。」 
 
艾文聞聲轉過身去。在她身後，出現了一個映襯在夕陽下的身影。她一邊又柿汁四濺的咬了一大

口美味的柿子，一邊環顧著四周，想確認他是否是在跟其他的人說話。 
 
「你——鐵木爾的流浪者。」 
 
艾文轉過身，瞇著眼睛看著伸出手指向她的那個陰影。「喔！是我！你好，旅行者！」她用握著柿

子的那隻手向那道身影揮了揮。然後，又像是想到了的問了一句，「要來顆柿子嗎？」 
 



「我——不，謝謝你。」那道身影聽起來有些慌亂。 
 
「你確定？他們很甜很可口的，」艾文說道。她吃完了手裡的那顆，然後又伸手摘了兩顆。「你想要

的話，我可以扔一個過去給你——或者如果你也是要往這邊走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分著吃，旅行

者。」 
 
「我不是旅行者，而且——那些柿子也不是你的！」那個身影的聲音略微提高了一些。 
 
「它們不是野生的柿子嗎？」艾文疑惑的抓了抓頭。「附近有農場嗎？噢！是你的嗎？」她微微的

鞠了個躬。「我很抱歉，柿子農！」 
 
「不，他們不是——我不是柿子農！」那人影搖了搖頭。 
 
「哦，那好吧，你想拿一個就拿一個吧——又或者不拿也可以。」艾文回答道。「畢竟，現在它是生

長在自由的韃契的。」說完，她將兩個柿子放進隨身的包包裡，然後轉身沿著小路繼續往山下走

去。 
 
頭頂上傳來的布料沙沙聲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一個影子在她上方越過，輕輕地落在前方的地上，

擋住了她的去路。 
 
「你別想從我這裡逃脫——」 
 
「哈！真是厲害！」艾文對眼前的年輕人讚歎地點了點頭。「雲步術是嗎？」她快速地看了他一眼。

「光頭，帥氣的長袍，你是科黎山的弟子吧，你們做的包子最棒了，真不錯。」 
 
「我——你認不出我了嗎？」她面前的這位僧侶看起來是真的被冒犯到了。 
 
艾文一拍腦門。「哦，真該死。我很抱歉，過去這幾天我遇到了很多的僧侶。你們之中的許多人都

是頂著光頭的模樣，所以實在是很難記住他們每個人的臉。」 
 
「但是——我們比武過，」那僧侶悶悶不樂地說道。 
 
「我跟很多人切磋過。」艾文一臉淡然的回答道。 
 
「你——你打敗了我。」那僧侶又說道。 
 
「我比很多人都要強。」艾文回答得更加平靜。「不過，我很高興那對你來說是個難忘的經歷！」 
 
說罷，艾文便要再次開始下山了。 
 
一隻手臂從旁伸出，橫擋在她的前方。艾文挑起眉毛，側過頭仔細打量著眼前這個粗魯的年輕僧

侶，他也正態度堅決地瞪著她。 
 
「我是科黎山修道院的阿山。我找到你，是想要求和你再比一場。」 



 
「阿山……」艾文眉頭微皺，隨後爆發出驚呼。「你就是我第一天見到的那個弟子，對吧？」 
 
阿山輕蔑地笑了。「原來你還記得我。」 
 
「主要是名字起了很大的幫助。」艾文搖了搖頭。「但我不能給你再次比試的機會。」 
 
「為什麼不呢？」阿山咬牙切齒的問到。 
 
「因為我們之間的較量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比試。」艾文回答道，輕輕地拂開阿山伸出的手臂。 
 
阿山收回手掌握成了拳頭，轉過身將整個身體擋在了艾文的前面。「當時你侮辱了我，現在你拒絕

了我，又再次侮辱了我！」 
 
「孩子，我無意冒犯你，」艾文逐漸失去了耐心。「即便如此，你也沒有理由為此感到受傷及如此地

敏感。」她瞇起了眼睛。「出於對你的長老們熱情好客的尊重，不管這是什麼，我不會因此而生氣。

但我誠懇地要求你讓開。」 
 
阿山站在她面前，凝視著她的眼睛，然後他慢慢地開始交叉雙臂。 
 
於是，艾文趕緊地把他丟出了山道之外。 
 
她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將一隻腳伸到阿山的小腿後方，同時雙掌落在他的胸口處，猛的用力

一推，將阿山推出了懸崖的外面。她觀察著，確認他墜落的弧線會使他飛向她之前看到位於下方

不遠處的帕佐莓灌木叢之中，以背部著地並發出令人滿意的「砰」的一聲。 
 
艾文搖了搖頭，繼續沿著石板路往前走去。沒必要傷害這個小伙子，但說實話，那態度有夠不尊

重…… 
 
背後突然升起的熱氣，讓艾文本能地向側邊踏出一步，恰恰好躲開了那一股幾乎點著了她旅行者

斗篷上細毛流蘇的火焰。鐵木爾戰士轉過身來，看到阿山站在那裡，比成龍爪的雙手纏繞著正在

燃燒的火焰。火光映照在艾文的盔甲上，在她的眼中閃爍著。 
 



 
 
「有趣，」她說道。 
 
「我不會被剝奪再次比試的權利！」阿山大喊道。 
 
阿山滑行向前，踏著螺旋般的腳步移動著，一次接著一次地發動攻擊。艾文敏捷地躲開了每一擊

，但是隨著每次躲過了一擊，火焰就跟著變大了一些。她沉思著，這男孩的這個武式確實是有些

實力的。 
 
阿山高跳了起來，雙手高舉，纏繞著火焰的龍爪抓向艾文的身體，他大叫道。「我會打敗你的。」 
 
但艾文的速度還是比他更快。 
 
她快速的伸出一隻手，抓住了阿山的脖子，驚訝感及措不及防的巨大力量使他喘不過氣來。然後

，她就像對待一堆破布一樣，轟然一聲把他重重地摔在身後的石階地面上，他的骨頭和身下的石

頭都因為撞擊力而破裂開來。 
 
阿山躺在地上，不停得喘著氣。他的肋骨斷裂了，還不清楚多少根。他試圖強迫自己站起來，但即

使是簡單的吸氣又讓他感到一陣劇痛襲來。 
 



艾文站直了身子，甩了甩落在眼前的頭髮。「我是鐵木爾氏族薩尼眷族的長老艾文。」她換了個姿

勢，阿山看到她腰際有一根巨大的骨頭和一柄閃閃發光的鋼劍。在這兩場戰鬥中她甚至連武器都

沒有使用到…… 
 
艾文蹲下身子，將臉湊近阿莎姆。「我說你打不贏我們之間的比試，並不是針對你或潔斯凱人的自

尊心，而是因為長老對上弟子之間的戰鬥本來就是不公平地。我只是好奇地想看看潔斯凱青年一

代的實力，而那天你表現得非常好。」 
 
「你——你……」阿山想說話，但他的呼吸依仍粗重。 
 
艾文傾身更靠近了一些。 
 
「你想要說什麼？」她問道。 
 
「你——不可能比我大多少，」阿山勉強地擠出這句話。但大部分的聲音都是喘息聲，伴隨一點點

的咕嚕聲。哦，不，那些是血泡嗎？ 
 
艾文哈哈大笑起來。「我接受了你的讚美，年輕的僧侶！你知道在北方的嚴寒中，要保持這種光澤

健康的皮膚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嗎？」 
 
她站了起來，低頭看著阿山。令他驚訝的是，她的表情既不是憤怒，也不是憐憫，而是尊重。「老實

說，年輕的僧侶，傲慢正是你最大的弱點。顯然，你一定是在武術上取得了某種突破，才能用火焰

龍爪的姿態向我發起挑戰，能在短短幾天內就能取得如此的進步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她環顧四

周，然後秘密地低聲說道。「另外，我認為你還會因這事而再骨折很多次。」 
 
聽到了這句極具震撼的讚美，讓阿瑟姆不由得感到一陣自豪，但隨後又感到羞愧。但她為什麼要

這麼小聲說話，好像附近還有別人會聽到似的？而且為什麼他的眼前有這麼多的黑點？ 
 
「你會沒事的，阿山。我把你交給了可靠的人。」說罷，艾文又神秘地眨了眨眼睛，然後繼續沿著小

路走了下去。阿山聽著她的腳步聲漸漸遠去，試圖要再看她一眼。但就連抬起頭來都是那麼的累

人，休息一會兒這話此時聽起來感覺還挺不錯的樣子。 
 
當黑暗籠罩住他時，他幾乎沒有注意到布鞋輕輕地朝他走來的聲音，沒有感覺到伸出來的爪子輕

輕地放在他的額頭上。 
 

 
阿山突然驚醒坐了起來。 
 
他的眼睛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了房間裏的黑暗。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熟悉的氣味，一種直到他的視

力適應了周造的昏暗才弄清楚的氣味——梅花根，這是他的村子裡治療藥膏用的主要成分。 
 
他回到家了。 
 



他稍微挪動了一下身體但馬上就後悔了。他的胸口傳來一陣深入骨隨的痠痛感在隱隱作痛，十分

難忍，他身下傳來了壓在竹蓆上熟悉的凹凸不平及涼爽感。 
 
在床腳，他看到魯從椅子上驚醒般的坐了起來。 
 
兩人對視了片刻。 
 
然後兩人都大笑了起來。 
 
「我——真是個傻瓜，」阿山說道。 
 
「是的，」魯也同意了。 
 
「你是怎麼......」 
 
「在第一次能用那個武式製造出火焰的那一天，你的意圖就很明顯了。」魯站起身，把床腳的香換

成一根新的。 
 
阿山呻吟著道。「齊大師肯定很生氣......」 
 
「我告訴修道院，你——呃——從山上摔了下來，」魯說道。「訓練過度。」 
 
「真是尷尬，」阿山說道。 
 
「大家立刻就相信了，」魯補充道。 
 
「更尷尬了，」阿山糾正道。 
 
「你的父母來看過你了，」魯再補充道。 
 
「奇怪的是，對這我倒是沒覺得那麼尷尬。不過，我很遺憾讓他們看到我現在的這個樣子。」阿山

說道。 
 
「抬起你的手，我要給你換一下繃帶。」 
 
阿山照做了，他咬著牙坐了起來，全程臉上都露出著痛苦的表情，然後看著魯慢慢解開自己胸前

的布料。 
 
當最後一片繃帶被取下來時，阿山驚嘆地看到遍布在他皮膚上各種的黑色和藍色。「結果有可能

是更糟的，糟糕上許多，」魯說道。 
 
「她肯定是手下留情了，」阿山承認。 
 



「也許吧，不管怎樣，你還是很幸運的。」魯從附近的袋子裡取出一卷新布條。他打開一個陶罐，頓

時一股刺鼻的藥膏氣味瀰漫在空氣中，他用小刷子開始將藥膏塗抹到繃帶上。 
 
「不，我們至少已經確定了一點。我是個傻瓜。一個丟盡了臉的傻瓜，」阿山嘆了口氣。這一次，魯

很客氣地沒有再說些什麼。 
 
「謝謝你。還有——很抱歉，你說得對，我讓激情和自傲戰勝了我的理智。」 
 
「舉起來，」魯說道。 
 
當冰冷的藥膏接觸到受傷的皮膚時，阿山畏縮了一下。 
 
「我想——我想我需要去拜訪其他修道院。」 
 
魯翻了個白眼。「當然啦，你一直以來的解決辦法就是離開。」他說道。 
 
「不，這次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要拓寬我自身的訓練。科黎山教會了我很多東西，但顯然我仍

需要努力拓寬我的視野——以及對世界和其他氏族更深入的理解。」 
 
魯用力拉了一下繃帶，阿山的臉痛苦地皺了起來，痛的他從牙縫中吸氣。「所以你剛剛承認了。」

魯說道。 
 
阿山皺起眉頭。「承認什麼？」 
 
「你當初加入修道院就只是為了逃避。」魯看著阿山的眼睛。阿山也注視著他的目光。 
 
「是的，」阿山最終回答道。「我——確實在今天之前我無法承認這一點。」他繼續說道。「我很抱歉

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你是個丟盡了臉的傻瓜。」魯回答道。「畢竟，我們已經先確定了傻瓜這一點。」 
 
阿山微笑。「今天你救了我的命......」 
 
「兩天前。」魯打斷他。 
 
「兩天？道宗，幫幫我吧。」阿山難以置信地搖了搖頭，然後繼續說道。「你總是在背後支持著我。

即使是當我在逃避自己的感受，逃避著我父母，甚至是在逃避自我的時候，你仍然支持著我。除

了你自己的職責，還有你對家庭的責任，還要幫助我訓練，不專注於你自己的道。而我......」 
 
魯傾身向前，柔軟的、溫和的，親吻了阿山。 
 
當阿山也回吻他時，驚訝很快就變成了溫暖的幸福。 
 
兩人分開後仍互相看著對方，這一刻持續了片刻，直到魯打破了現況。 



 
「我應該處理掉這些繃帶。」他拿起那些換下來要丟棄的繃帶站了起來說道。「如果你要繼續在道

的修行上前進，我們必須讓你恢復到能夠去旅行的狀態。」當魯走向門口時，阿山嘆了口氣，魯在

那裏停了下來。 
 
「當你回來時，我仍會在這裡的。」他說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阿山躺回床上，又嘆了一口氣。 
 
房間裡充滿了溫暖而熟悉的焚香味。 
 
外面高處，一隻雀鷹的鳴叫聲穿透陰雲密布的天空，展開雙翅飛向廣闊的韃契大地。 
 
——外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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